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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同志对普通干部关怀备至” 

——习近平在厦门（七） 

 

  采访对象：苏永卯，1941年 8月生，福建厦门同安人。1973

年 12月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干事、秘书。1986 年 1月任厦门福达

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办主任。1993 年 2 月

任中国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厦门公司常务副董事长。1994

年 4月任厦门市委办公厅巡视员、厦门市接待办党组书记、副主

任，厦门宾馆总经理、机关党委书记。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4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苏总经理您好！您是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后见到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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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事，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苏永卯：来厦门工作之前，我一直在福建省委组织部工作。

1985 年 6 月 2 日一上班，省委组织部部长就打电话把我叫过去

说：“中组部选派习近平同志到福建来工作，你今天上午去接待

他。”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部长就跟我说他是河北省正定

县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革

命家，而且在“文革”中一直遭受迫害，我很敬重他。简单几句

话的交代，我就马上去落实具体事务。 

  距离飞机到达时间很近了，我抓紧时间到机场接机。当时，

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就拿了一张《福建日报》，把“福

建”两个字露出来，站着等他。我们彼此好像都有一点默契，他

出来时，我跟他招手，他也跟我招手。 

  他一米八多的瘦高个子，随身背了个小挎包，穿着很朴实，

上身是白衬衫，下身是深色裤子。他自己一个人来，也没有别人

陪，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都没有。当时还是在义序机场（在福州

郊区，高盖山南侧），我们开着 7 人座的中巴车，回到了温泉宾

馆。 

  大概中午 12点，我对近平同志说：“中午伙食我都安排好了，

等下宾馆的同志会来带您去。”他提出要我和他一起用餐。我们

吃饭的时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来看他，给他打招

呼说下午三点，项南书记和夫人要来看他。这是第一位来看他的

领导，后来陆陆续续地又有其他领导来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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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省里有规定，四菜一汤，里头有一道青菜、一道海

鲜。我考虑到他是北方来的，就跟宾馆说要照顾他的口味，馒头、

饺子、面条每餐都有一样。后来我问近平同志，这样吃行不行，

他说这样吃很好。就这样，他在温泉宾馆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提

出任何特殊要求，对我来说接待上很好安排。 

以前我这人思想有点偏见，想着高干子弟会怎样怎样。但我

一看见近平同志，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平易近人。他和我第一次见

面就叫我“老苏”，后来还跟别人说：“我到福建，见到的第一个

人就是老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到厦门上任以后，您和他在工作上

有哪些交往？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后来到厦门上任是自己过去的。我们当时

本来要派车送他，被他谢绝了，他说：“尽量不给你们找麻烦。”

然后就搭了辽宁省驻厦门办事处的车，坐了 8个多小时才到厦门。 

  我跟他接触了几十年，他做事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格，能自己

克服的困难一般不找别人，对身边工作人员都非常体贴关照，但

是要求也很严。 

  厦门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一直名声在外，被称作“海

上花园”。可是近平同志来了之后，却感觉和他想象之中的厦门

不太一样：道路比较狭窄，比较脏乱，市政府对面还是牛场，百

姓家里烧火用的还是蜂窝煤。所以他讲，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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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花园”。我想，可能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要和大家一起努力

改变厦门面貌的想法。 

  他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到厦门之后，几乎跑遍了整个厦门。

他曾经两次去海拔最高（900米）的军营村（在原同安县莲花镇

的西北部），对那里的人一直挂念不已。从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讲，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就是他亲自帮助建立了同安县银城啤酒厂。 

  以前同安经济很落后，工业基础比较差，有十几家国有企业，

产值总共还不到 2000 万。但是当地水资源很好，他们想办一个

啤酒厂，增加工业产值。本来市里不同意，因为当时市里已经有

两三家啤酒厂了。同安县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知道我跟近平同

志熟悉，就让我带他去找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得知此事要跟宁夏

联合，认为他们干劲很足，又是一个大跨度的联合，有实践意义，

就主动先找宁夏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又亲自带人去实地考察、听

汇报。经过一番沟通努力，这个啤酒厂于 1987年兴建，1988年

投产，年产 2000 吨，产值 600 万，税收 200 万。在当时，这对

同安人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他们打心眼里感谢近平同

志。 

  2010年 9月 6日，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厦门来，

接见我的时候，我就向他报告说：“您当年帮助兴建银城啤酒厂

的事，同安人民非常感谢您，写了个汇报材料，想让我给您看看，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他马上说：“怎么没有时间看！”过后我

赶快请人把材料拿来，寄给了近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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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您跟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还有

什么接触吗？ 

  苏永卯：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工作

之外的接触。近平同志曾经三次到我家里来，这是最让我感到骄

傲和荣幸的。 

  第一次就是接到近平同志的当天晚上。吃了晚饭，我想带他

去东街口闹市区走一走。走了一段时间，他就说：“老苏啊，我

们坐下来喝点冷饮好不好？”当时也是我考虑不周，因为当时福

州的天气比较闷热，从温泉宾馆到旗汛口（离东街口还有一小段

路），走了半个小时左右，衣服都有点湿了，本来就应该找个地

方休息一下，正好他又自己提出来，我就赶紧说好。到了冷饮店，

我们一个人买了一杯冷饮，喝了一半，他突然问我：“老苏，你

家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里面的职工宿舍，

又给他指了指具体方位。他听了就说：“走，到你家去看看。” 

  我当时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因为我岳父在“文革”中被打

成反革命，遭到迫害，我们全家都被下放了。在这期间，由于过

度劳累和精神压力，我爱人身体非常不好，脚也肿了，腰也不好，

还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虽然已经治疗了很久，但还是有幻听幻觉，

有被迫害的妄想。这个情况我不好告诉近平同志，又担心他去的

时候，我爱人的病会发作。所以一路上走着，近平同志说什么我

都无心听、无心应，一直在想要是我爱人发病怎么办。 

  走到我家，我爱人开门，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方来的习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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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进去后，我们就在厅里喝茶，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问题，

比如家里面积多大、孩子在哪儿念书等等。好在我爱人在房间里，

情绪挺稳定，我也就放下心来了。 

  没过两天，我正式邀请近平同志去我家里吃个饭，他很爽快

地答应了。为了让他尝尝福建海产品，我做了鲳鱼、螃蟹两道菜。

当我把鲳鱼整只夹到他碟子里，他说海鲜哪里有这么个吃法，一

个人一次吃整条鱼，我说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其实我是想让他多

吃点。我们就这样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散装啤酒，一边聊天。

没想到，就这两样在福建再平常不过的海鲜，近平同志一直记着。

后来他跟洪永世同志（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说：“我吃海鲜吃得

最痛快的一次就是在老苏家。” 

  第三次就是我到厦门来工作后。1985 年底或是 1986 年初，

我正式搬到厦门，当时近平同志已经到厦门工作，任常务副市长。

1987 年 7月的一个星期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老苏，你家住在

哪里，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您不认得路啊，我去路口

等您吧！”我家虽然离市政府不远，但还是有一段路的。他来了

以后，我爱人精神还好，还给他包饺子吃。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就跟我们有说有笑地吃饭聊天。 

  近平同志三次到我家的经历，一直感动着我们一家人，他亲

切、随和的印象也一直铭刻在我们心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跟您聊过他来福建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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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永卯：他给我说起过他在梁家河当知青的事情。他说：“我

不到 16 岁就去梁家河插队，当时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日常

用品以外就带了整箱的书，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晚上也看

书。”我也曾下放过，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心思看书，可见近平同

志的意志力非常强。 

  他还说起当时在梁家河插队要“过五关”，就是：跳蚤关、

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过跳蚤关尤为难熬。我

想到我下放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很好，跟以前的生活有落差，听

他一讲，我下放地的条件算是很好的，吃住都不错，劳动任务也

不是特别重。当时他讲的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交往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拿过去一些草绳、

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

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 

  2002年 10月近平同志从福建调任浙江省主要领导。临行前，

已经退休的我专门前往福州送行。此时，他刚来福建时的场景又

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后来我跟他之间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宁德工作两年间，

我去拜访过他三次。第一趟我是跟我们单位领导一起去的。后来

两趟是我自己去的，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拉拉话。当时宁德

是贫困地区，经济在全省排名最末，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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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厦门相比差得太远了。我看过一些报道，知道他经常带队到最

边远的山区调研考察，心想他这个地委书记当得真辛苦，真不容

易。 

  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又去过一趟。那次就是简单拜访，去

坐一坐，看一看。后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到了省委省政府

工作以后，他到各个地区调研考察比较多，也经常会到厦门来，

来了基本就住在厦门宾馆这边。 

  2004 年 8 月，我到杭州去拜访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浙江

省委书记，但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非常关心。 

  浙江的杭州、普陀山我都没去过，那次去本来想多待几天，

稍微转一转，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近平同志眼睛红红的，

有血丝。我就问他的秘书：“书记的眼睛怎么了？”秘书说：“书

记每天都忙到下半夜，眼睛哪能不红？”我一听，觉得不应该再

麻烦他，很快就回厦门了。 

  近平同志这个人重感情，很念旧，很有人情味，越是基层的

人，他越记得牢。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成为中央领导人，厦门的

同志几次上北京拜访他，他都会问到我：“老苏现在退休以后生

活怎么样？”我知道以后，感到很温馨，非常感念他对我的关怀。 

  2010 年 9 月 6 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

近平同志到厦门考察，要见见我一家，叫我到海悦山庄去。那次

他是到厦门出席 98 投洽会，还要调研考察一些地方，事情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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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尽管如此，那天晚上 8点，他接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很激

动。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交往这些年，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

对他的整体印象？ 

  苏永卯：到你们采访的今天，可以说我跟近平同志认识整整

32年了。我很庆幸自己在 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福建后第一

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

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

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

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

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

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

工作追求。 

  他和人讲话都很客气，但都有一定的分量，不像有些领导，

用很生硬的口气命令人，而是用很通俗的、像交谈一样的语气来

做大家的工作，让人感觉是一种平等、平和的交流。他还经常会

讲出一些新话，比如“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俭身自省”

等等，对我们很有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些反映

和评价在基层都能听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近平同志用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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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经常在一起聊天，

都很挂念他的身体，有时候看到他很辛苦，都很心疼，但是党和

国家需要他，没他不行。有他领航掌舵，是人民的福气。 

我为我这辈子能够有机会与党的总书记像老朋友一样交往

感到万分荣幸。我们是在不经意当中结下了友谊，我这辈子都很

感念他，我衷心祝愿他保重身体，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中国梦！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